
在春日下散步

刘浩然

敬 烟

焦 辉

夏天小时候偷过父亲一根烟， 躲在厕所里

吸。 一口烟进嘴， 辛辣苦涩， 呛得他睁不开

眼， 两耳嗡嗡响， 嗡嗡里还有啪啪声， 脑袋疼

起来。 “这烟真劲大！” 夏天流着眼泪嘀咕。

他咳着嗽， 啪啪声又响起来。 他看见一条胳膊

舞动着， 然后看见额头暴筋的父亲。

夏天不再抽烟。 这不单纯是父亲揍他的原

因，哪个孩子不曾挨揍呢？ 他不抽烟，是综合因

素，烟草的辛辣苦涩、紧张恐慌的心情，加上脑

袋被揍疼， 一瞬间， 这些在夏天心里形成一个

石头样的东西： 吸烟有什么好？ 简直是自虐！

夏天初中毕业， 跟着村里人去建筑工地打

工。 年底结了工钱回家， 大家洗洗澡， 换件干

净衣裳涌进超市， 买些吃的、 穿的带回家， 思

乡的情感似乎凝聚在要带回去的东西上。 夏天

给父亲买了个电动剃须刀， 因为父亲整天胡子

拉茬的。 给母亲买了个大红围巾， 心想着母亲

围上一定很好看。 他还给弟弟买了一个蓝色猫

形不倒翁， 觉得弟弟一定会开心得不离手。 另

外又买些饼干、 糖果什么的。 大家走到超市门

口， 多从香烟柜台买几盒烟， 也有买整条

的。 夏天不会抽烟， 就没买。

回村后，大家见村人都忙着敬根烟，

说“大叔好”或者“三爷好”。 村人也笑着接过烟，

说：“回来了。”夏天没带烟，径直回了家。东西掏了

一桌子，笑声荡了一屋子。 夏天起夜，听见他

爹娘在说话。 他的父亲说：“孩子不懂事啊！ ”

他的母亲说：“咋了？一家人都买了东西，我看

懂事。 ”他父亲回答说：“你懂啥？ 孩子回来都

不知道见人敬根烟，缺礼数啊。 ”夏天笑了，

想，我又不会吸烟，再说吸烟有害健康啊。

第二天， 他的父亲拿了包好烟， 撕开让

给夏天一根。夏天摆手，说：“我不会。”他的父

亲又把那根烟又塞回盒里， 把烟留在夏天床

头桌子上，说：“出门见人，记得敬根烟！”夏天

说：“不用吧，爹，我又不吸烟。”他父亲清清嗓

子，说：“不会吸烟也要敬烟，这是礼节，要不，

人家不光嚼巴你，也说爹呢。 ”夏天猜这盒好

烟是父亲刚从村头小超市买来的， 父亲平常

舍不得抽这么好的烟。 夏天叹口气， 把烟塞

兜里，再见人先敬根烟。

夏天个子不高， 偏瘦， 眼睛不大， 相了

几次亲， 都没成。 他爹娘有点着急， 夏天倒

没觉得怎么， 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本科。 后

来，夏天写的小说在各级报刊上频频发表。再

后来，他出了几本书，进了县文联，没半年又进

了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里禁止吸烟，这合夏天口味。他

就不再买烟，就算装一包，到最后总有小半盒会压

扁变形。他每次回村不忘带一包，见人先敬烟。村

里人夸夏天懂事，夸夏天谦虚。很快，他的婚事也

有了着落。女家不要彩礼，还陪送了丰厚的嫁妆。

日子像夏天回村敬烟的烟盒，翻腾几下就没

有了。 这些年，夏天混了个不大不小的主任。 他有点

忙，不常回村，脑海里淡漠了烟的概念。有次回村，他就

忘了买烟。 进了村，看见村人，热情地打招呼时还

没想起烟的事儿，等进家了，看见爹嘴里的烟，突

然想起来，可也晚了。 刚才村里碰见不少人呢。

回城两天后，夏天给父母分别打了电话，闲聊着，

拐着弯抹着角探听村里人对他没有敬烟做怎样的议

论，比如：当个小官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县委上班眼

睛朝上了，看不起村里的老辈了

……

夏天是要面

子的人，他可不想被村里人这样议论。 他甚至想

抽空再回去一趟，多准备几盒好烟

……

哪知，父母明确回答夏天说，村里对他包括

他们一家人评价很高，村里有红白喜事都硬拉夏

天爹上贵宾席呢。

夏天有点不明白了： 是村里敬烟的习俗改

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他又想： 下次回村还敬

不敬烟呢？

小小说

节气中的雨水一过， 三月的田野如变戏

法似的， 眨眼间就披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衣

裳。 走在三月的田野上， 满袖都是和煦的春

风， 满嘴都是鲜嫩的春天的味道。

最先按捺不住的， 是挤挤挨挨的油菜

花， 争先恐后地绽放出一张张金灿灿的笑

脸。 成片成片的伸展着金枝玉叶的油菜花，

就像一床床面积宽广的纯金地毯铺在田野

上。 借着风儿的吹拂， 这些地毯让金碧辉煌

的宽阔的田野忽又变成金波荡漾的海洋。 那

成片的油菜花， 又像金色的无声无息的火，

似乎要点燃整个春天。 人湮没在花海中， 吸

一吸气， 黄澄澄的菜油的清香味似乎扑鼻而

来。

仿佛听到了春天的集结号似的， 在寒冬

腊月销声匿迹的草， 突然间从田埂上， 从空

旷的稻田里， 从堤岸上， 三五成群你追我赶

地钻了出来。 在阳光的亲吻下， 这些星星点

点、 团团簇簇的绿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中肆无

忌惮地舒展着， 蔓延着。 那些尚未腐朽的枯

黄的稻茬成了生机勃勃的绿的点缀。 闭一下

眼， 诗人心中的田园牧歌仿佛就在某条田埂

某块地角某个坡头袅袅升起。

河岸上的桃树， 含苞待放。 那一簇簇粉

红的花蕾， 总会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想。 “桃之

夭夭， 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 不久

的将来， 披着一身红霞的桃树， 就如诗经中走

出来的新娘， 蒙着红艳艳的盖头， 端坐在堤岸

的婚床上， 羞答答地等待季节送来的神秘的新

郎。

河水已从冬天的呆滞中苏醒过来。 清亮的

水中倒映着田野上轻薄、 恬淡的云片。 把手伸

进清亮的水中， 我能感受到早春的热情。 河水

有点凉， 但已不是严冬刺骨的寒。 “吹面不寒

杨柳风。” 捧一捧水， 洗把脸， 是的， “湿面不

寒杨柳水。” 我童心泛滥， 情不自禁地泼起水

花。 阳光下， 水花亮闪闪的， 晶莹剔透。 这，

难道是春光漏泄么?

站在田野上， 环目远眺， 阳光给连绵起伏

的丘陵勾出青黑的轮廓。 丘陵上的树木， 伸展

着羽翼尚未丰满的枝条， 给色彩缤纷的田野绘

出水墨画般的轻轻淡淡的背景。 确实如张晓风

在 《春之怀古》 所言： “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

空了。” 它们倏来倏去的身影和清脆的叫声给多

彩的田野又增添了些许的空灵。

梅雨在某个未知的地方整装待发。 明朗的

阳光趁机在田野中传递早春的温暖。 放眼田野，

莺飞草长， 春光熠熠。

三月的桃花新娘

刘志斌

当腊梅辉煌离去之时， 春姑娘经过一番梳妆打扮悄然飘临。 她所

到之处， 万物苏醒。 在春雨的敲打下， 沉睡的大地僵硬冻结的身体开

始松动， 冒着氤

氳

缥缈的泥土气息。 蕴藏在深处的根须经过一冬的贮

存， 那种巨大的能量正在蓄势待发。 于是， 草儿使出洪荒之力破土而

出。 那些碧绿的小苗就像初生的婴儿稚嫩美好， 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也

像星星点灯般长出一粒粒嫩黄的芽苞。 尽管经过连绵不断的春雨洗涤，

一旦和煦的阳光轻撒其间， 那些琼枝玉芽便顷刻间喷发出一股股沁人

心脾的清香。

在春日下散步， 到处都飘散出浓郁的春天气息。 轻柔的风， 飘来

缕缕花香。 枝头上， 缀满了黄灿灿的迎春花， 这个春天的使者就像一

朵朵金色的小喇叭， 吹响了春之圆舞曲。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几棵玉

兰树， 那高雅洁净的白玉兰缀满了枝头， 像一盏盏小灯笼随风摇曳，

煞是美妙。

在春日的陪伴下， 我踏青来到郊外， 竟看到小桥溪水边一簇簇粉

色花瓣开得璀璨迷人， 真是“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细风轻抚， 落英

缤纷， 花瓣竟在溪水中回旋飘荡， 真是“桃花流水

窅

然去， 别有天地

非人间。” 只有到这一刻， 游人才能观景而情满于景了， 生命中那种激

情才能瞬间点燃。

当然， 油菜花也不甘示弱， 那漫山遍野的金黄色弥散开来， 便成

了一个花的海洋， 淹没了田野， 淹没了山岗， 把原野包裹成一道道秀

丽的风景。 习习春风中， 金黄色的花海潮起潮落， 荡漾着沁心润肺的

清香。 的确如此， 经历了一冬的萧疏， 到如今， 春暖花开， 在姹紫嫣

红的春日下， 才真正感悟到春之蓬勃， 生命的旺盛， 人们才真正置身

于人间仙境。

在春日下散步， 无限的美好向我走来。 尽管我已七十有余， 夕阳

西下， 但春天已将幸福美好的种子播撒在我心中， 仿佛我已年轻了几

十岁， 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 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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